
125

與世界對話：澳門文學的可能性──評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

[摘	 要]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是一本具有開創意義的學術著作，它從漢語新文學的角度

重新定位澳門文學，探討其從“邊緣”走向“世界”的可能；指出澳門的文化熱土效應，揭示澳

門文學的“原生態”意義，引導人們省思文學評價的標準；委婉批評了澳門文學目前存在着自我

封閉、自我設限的理論藉口，呼籲在“澳門學”的意義上重新思考“澳門文學”這一學術概念。

[關鍵詞] 澳門　文學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　朱壽桐　澳門學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傑出研究者，朱壽桐教授一直以來都十分強調學術研究的“必要性”和

研究者的“責任意識”，從最開始的社團研究到後來的流派研究，再到近年來的“漢語新文學”

倡言，均能看出他企圖開創新的學術格局的野心和膽魄。當他以這樣的學術慣性考察至今面目仍

有些模糊、常作為附驥被提及的澳門文學時，澳門文學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呢？2018年底出版的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給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答案。

一、從邊緣走向世界：漢語新文學視域下的澳門文學

朱壽桐注意到，強調澳門文學的世界性意義，首先要做的一項工作便是重估澳門文學的角色

和定位。改革開放以來，台灣和香港地區的文學相繼進入大陸學者的研究視野，儘管澳門本土在

20世紀80年代初也開始陸續討論澳門文學形象的問題，但由於澳門地域面積狹小，文化輸出意識

薄弱，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平台上，澳門文學始終位處邊緣、難有發揮。這樣的學術認知使得即便

是出現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也只能將其命名為“邊緣的解讀”。 1  澳門本地的研究者

或出於自謙，或囿於現實，認為自己所研究的澳門文學和文化在兩岸四地是“隱形”的存在。 2

“邊緣”也好，“隱形”也罷，儘管在表述上有些差別，但他們似乎都承認澳門文學在越來越穩

固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座標中是較為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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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中，作者對這種由來已久的學術判斷表達了不滿，並提出

了強而有力的學術依據。他認為“澳門是東亞社會近代化的橋頭堡，中國和日本與西方世界的最

初接觸乃是從澳門起步的”， 1  換言之，澳門文學值得被敘說的歷史遠不止於“20世紀80年代

以來”，它所承載的近代風雲的文化記憶顯然也需要進行必要的描述。朱壽桐運用了歷史的長鏡

頭，將澳門拉回到中西交匯的起點，以此重新定位澳門文學。他所借助的視角是漢語新文學的視

角。漢語新文學的提出，最初是為了避免在國家、政治歸屬的意義上去界定現在越來越多的海外

寫作者所帶來的局限與尷尬，但這個倡言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命名的問題，背後還蘊含着一套新的

文學史觀，即從語言的角度重新整合長期被人為分割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台港澳文學以及海

外華文文學。朱壽桐認為文學史的可操作性也同樣重要，他為此編著了《漢語新文學通史》、撰

寫了《漢語新文學通論》，而以漢語新文學的角度重新審視澳門文學，則是《漢語新文學與澳門

文學》的潛在責任，也成為了澳門文學研究的全新面向。朱壽桐通過漢語新文學的視角，提攝了

澳門文學的世界性意義，那就是中國融入世界、擁抱海洋文明的最初的完整的記憶。黎湘萍曾指

出︰“台、港、澳這三個空間的相似處，是它們都曾從原來的‘時間’脈絡中被切割出去，進入

‘他者’的‘時間’之中，並從此在‘他者’的‘時間’中展開另外一條敘述與構建‘自我’的

歷程。在這一歷程中，‘他者’融入了‘自我’，‘自我’包含着‘他者’。……它被充分地表

現於這些地區的文學之中，構成了‘海洋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華人面向海洋、對外交流的

先鋒。這些文學作品，記載着‘海洋中國’在‘時間’轉換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政治與文化衝突

或融合的記憶與夢想。” 2  如果說，黎湘萍指出了台港澳三地文學的共性之一在於個體面對“海

洋中國”時生發出了“時間”與“自我”的疑問，那麼，朱壽桐則自信地表示，與海洋有關的

記憶應“從澳門說起”。是的，作為一個從“海風吹來的城市”， 3  澳門城市記憶的開端、發展

的動力與海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只不過我們通常將這些文學表達解讀為澳門文學中的地域特

色，而沒有上升到如朱壽桐所言的那樣：“它（按：澳門文學）作為澳門文化的參與者和澳門歷

史的見證者，……具有某種全球史的價值。” 4  循此邏輯，澳門文學自然不是可有可無的邊緣板

塊，而是考察近代中國如何走向世界時不得不細緻爬梳的文化標本。

朱壽桐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中以宏闊的視野指出了澳門文學在世界座標系中的

潛在價值，這種讓人耳目一新的學術呈現使得澳門文學有可能擺脫原有的“邊緣”處境，變得厚

重、豐富、複雜，由區域化而世界化。“從頭說起”的眼光和膽量既能夠鼓舞澳門文學研究者的

“士氣”，激勵其開展更深入的研究，又能為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生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徑。

二、揭示澳門文學的“原生態”意義

朱壽桐顯然不滿足於僅僅停留在方法論的層面上重新定位澳門文學，他還試圖通過具體的例

子論證澳門文學對漢語新文學的學術貢獻，於是，“文學熱土”這一原創理論成為了此書的另一

亮點。

1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9頁。

2 	黎湘萍：《從邊緣返回中心》，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27頁。

3 	這一表述出自嚴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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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學熱土，即是“澳門以高度自由的發表環境，強有力的政府或社團支持，以及文學

寫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佔的相對高比例，塑造了一派充滿自然意味的文學生態，並造就了一方引

人注目的文學熱土”。 1  熱土效應帶來的則是澳門文學的“原生態”價值──“所有的文學事業

通常在民間化、非意識形態化和非經典化的意義上進行，這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學生態，相

對自然，幾近於文化原生態”。 2  也就是說，澳門的創作者可以在完全自如的狀態下進行寫作，

留滯於民間，沉潛於自我，於怡情悅性之外綻放各自的才情與魅力。這種生態是樸實的，也是自

由的。可以想見，朱壽桐的這一學術判斷需要通過閱讀大量的澳門文學作品、尤其是刊登在報紙

副刊上的“框框文章”才能提煉出來，儘管他在此書中並沒有很細緻地展開具體的作家和作品分

析。

確實如此，澳門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於它的性情化寫作，出於個人感興的作品比比皆是，

給人一種隨性、平和甚至平淡的感覺，這當然與這個地區長期生活穩定、文化和諧有密切的關

係。那麼，澳門文學的原生態特色能夠為整個漢語新文學帶來甚麼啟示呢？朱壽桐試圖借此引導

人們省思文學經典化的運作模式，他在此書中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即文學的價值到底在

於“優選”經典還是在於一般人生的怡情悅性？作為研究者，我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

因為對每個出現的作家進行選汰、排位、促成其經典化，是文學研究的一項必要工作，而當我們

帶着這樣的思維去閱讀澳門文學時，不久便會興趣索然，因為這裏的文學大概很難成為我們心目

中期待的類型，但是朱壽桐卻認為，這恰恰提供了一個讓我們反思當下理論缺陷的機會──面對

這樣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研究對象，我們應以怎樣的新框架、新理路去接近它？這對研究者

來說，無疑是一項十分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朱壽桐揭示了澳門文學的“原生態”意義，應該說，再一次證明了澳門文學的“文化價值”

具有重要的學術含量。不過，他在肯定澳門是一個能夠讓普羅大眾實現“文學夢”的場域的同

時，又對這種原生態的文學品相感到擔憂，甚至毫不諱言地說，“誰都不願意以這樣的基色和基

質代表澳門的文學形象”， 3  這當中是否夾雜着澳門文學研究者的某種焦慮？其實，文學在澳門

能夠產生熱土效應，是否說明了澳門文學本身無法與大眾化和低門檻脫離關係？“原生態”的意

義與局限本身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認為澳門文學既要保持原生態的熱與力，又要達到與世

界齊肩的高度，有可能會將澳門文學帶入兩難的窘境，因為文學熱土散發的活力極有可能造成文

學純度的消解。

當朱壽桐以原生態的角度閱讀、理解澳門文學時，可能容易忽略澳門作家為“轉型”而進

行的努力。實際上，回歸以來，澳門社會的巨變刺激了澳門作家集中思考移民、本土、全球化等

“當下性”很強的話題，不少佳作隨之誕生。2016年，李宇樑的《上帝之眼》和梁淑淇的《我和

我的……》入選了“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對澳門文學的“跨域”傳播具有里程碑的

意義，它們當然不是依賴所謂的“文化價值”取勝，而是體現出作者天馬行空的構思和純熟精湛

的技法，這些作品都有待研究者去分析和評價。誠然，澳門文學的整體格局依然如朱壽桐所概括

的那樣具有“原生態”的文化價值，但也要看到某些優秀的作品已經擺脫了“原生態”所帶來的

局限，它們應該更有資格代表澳門的文學成就。這樣，我們在評價澳門文學時才會更加公允。

1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15頁。

2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21頁。

3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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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文學”再思考

朱壽桐對澳門文學的所有“新解”，可能與他對“澳門文學”這一概念的重新思考有關。對

於我們理解的“澳門文學”，可簡化為三個方面，其一是在澳門地區創作的文學，其二是澳門作

家創作的文學，其三是書寫澳門的文學。不管是突出創作環境、作家籍貫還是突出作品內容，強

調“澳門”的“區域”屬性是這三種詮釋話語的共同之處，但朱壽桐似乎有意要打破這種思維慣

性，企圖在此書中重新定義“澳門文學”。

在他的構想中，“澳門文學”絕不止於區域文學，而應作為澳門學的一個重要分壘發揮作

用。他強調澳門文學只有放在這一框架內，才有可能達到藝術的制高點，才更有利於高水平地建

構澳門文學形象。從這一視角出發，朱壽桐委婉地批評了澳門文學目前存在着自我封閉、自我設

限的理論藉口，即“一切以澳門特色為寄託，以澳門接受為滿足”，他認為這可能是“澳門文

學”這一名稱所帶來的“聲名之累”。

在筆者看來，澳門文壇對“澳門特色”的孜孜以求，與回歸以來不斷升溫的本土思潮密切

相關，換言之，澳門作家如何理解“澳門”和“澳門文學”，觸及到了他們與“本土”的複雜糾

葛。朱壽桐曾以“文學運作”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其實，這一術語挪用到澳門文學上也是

成立的。當代澳門漢語文學的開枝散葉同樣離不開澳門內外的作家、學者、新舊媒體的有意“運

作”，無論是對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呼籲，還是“澳門文學獎”的評審對本土題材的鼓勵，抑或

是當下十分新潮的文學跨界，都可看出澳門文學本土化的運作痕跡。這樣，也許便不難理解，

“澳門文學”為何總離不開“文學澳門”，正如此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整個漢語文學世界，

沒有一個區域像澳門這樣，作家們的創作熱忱幾乎完全聚焦於自己的小城故事，他們的創作之火

似乎只接受小城文化作為燃料，而小城澳門也正需要這樣的火光為之燭照”。 1  問題是，我們應

該如何看待這種創作心態？從長遠來說，澳門文學當然不能僅僅滿足於區域文學的定位，但它或

許首先需要必要的本土視維使它“名副其實”，而不僅僅是一個在政策關照下的“特區文學”。

倘若借助所謂的澳門特色，有助於其主體性身份的確立和穩固，使得這個地區的文學有資格和信

心在兩岸四地的交流中較充分地表達自我，逐步擺脫於邊緣觀望和試探的困境，筆者認為不妨將

澳門文學目前對“區域特色”的依賴視作其發展過中的必經階段。事實上，我們可能很難要求澳

門作家在短時間內否定自身，即捨棄才剛被啟動不久的本土情懷去創作那些被認為是與“世界”

共振的故事，尤其是當我們嘗試着去把握澳門文學的走向時，可以大致確定他們未來的表達思路

和思考軌跡並不會與“本土”離得太遠。但筆者並不認為朱壽桐對澳門作家提出的要求過於苛

刻，因為此書已從各個方面揭示出澳門文學的的確確具備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澳門文學任重道

遠。從這個層面上說，朱壽桐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對“澳門文學”這一概念的再思考，

表達了他對澳門作家／文壇所寄予的厚望，這一“表達”本身同樣具有前瞻性意義。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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